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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教师的
社会融入与文化唤醒

车 丽 娜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山东 济南250014)

摘 要:城乡关系的变迁深刻影响着乡村教师的社会交往和角色定位。在乡土中国的时代背景下,

乡村教师完美地嵌入乡村社会,发挥着传道授业与敦睦乡里等社会教化职能。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乡村教师逐渐远离了乡土文化,成为乡村社会的边缘人。乡村教师的社会脱嵌严重影响着乡村教育的特

色化发展,也影响着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进程。在城乡中国的社会背景下,乡村教师需要顺应乡村社会新

差序格局,差序化地融入乡村社会。他们不仅要实现国家意志与地方知识、宏观社会环境与微观乡土文化

的融合,也要通过参与公共事务重建地方知识和本土文化。为实现乡村文化的唤醒和精神世界的重建,乡

村教师要熟悉地方知识,以此为基础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要在乡村交往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化的视域融合,在汲取多元文化优势的基础上推动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要在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中推进

乡村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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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是一部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史,社会环境的变迁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主体的社会心态和价值抉择,触动了各种职业人群敏感的神经系统,影响其社

会交往中的行为取向。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知识分子的代表,其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无不受

到城乡社会环境的影响,城乡关系的变迁深刻影响着乡村教师的社会心态和教育职能,关系着乡

村教师能否“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心理机制和制度环境,也在一定层面上影响着乡村教

师队伍的建设。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近年来,党和国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乡村学校不应该成为“村落中的孤岛”,乡村教师也不应该是

“乡村社会的边缘人”,乡村教师需要积极融入乡村社会,在乡村振兴尤其是乡村文化复兴的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助推乡村教育振兴中实现自我价值,提升社会地位。
(一)城乡关系变迁中乡村教师的社会职能

传统中国社会是以农立国的乡土社会,乡村学校是嵌入乡村并与乡村社会融为一体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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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教育节律高度契合乡村社会的生活节奏。乡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演绎着晴耕雨读的乡

野生活;乡村学童入学习礼,散学助农,各种“田假”“秋假”等制度安排与乡村生活完美应和。在

乡土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乡村学校作为传递地方性知识的重要社会教化机构,传递着社会礼俗与

立言立身的基本行为规范,印证并践行着藏息相辅的教学原则,乡村教师在劝课农桑和化民成俗

的过程中发挥着传道授业与敦睦乡里等社会教化职能。

20世纪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被看作“城市现代化史”,“这样的现代化是以城市为主流叙

事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以暂时牺牲农村为代价的现代化”[1]。与乡村社会的城镇化相适配,乡村

教育在内容与形式上越来越凸显其上层建筑属性,强化普遍性知识的单向传输。不少乡村教师

过着住在城里、教在乡村的双栖生活,他们的生活圈子和文化认同都远离乡村社会。近年来,党
和国家充分认识到乡村发展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开始摒弃城市挤压乡村、工业代替

农业的欧美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的城乡和谐共

生的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我国社会开始向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迈进,城乡关系呈现出人力资源

和社会资源双向对流状态。在教育发展上表现为乡村教育投入的加大、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发展

以及城乡教师交流轮岗制度的建立。乡村教育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探索优质特色化

发展的新路径,乡村教师就需要继承和发扬乡村教育的独特优势,在普遍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

文化契合中实现理想价值的探索,在融入乡村社会、振兴乡村文化的过程中推动乡村教育的特色

化、高质量发展。
(二)乡村教师社会融入的研究进展

乡村教师的社会融入是社会环境、主体认知与价值观念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乡村

教师的乡土情怀以及由此衍生的留岗或流动意愿是影响乡村教师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学者对

特定区域、特定类型的乡村教师的流动意愿的调查研究显示,乡村教师的流动意愿有“向城性”和
“返乡性”两种趋势,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应该关注本乡本土的青年教师培养,引导优秀青年教师返

回家乡所在地从教[2]。与此相对的也有城镇籍乡村教师社会融入的研究,该研究基于空间社会

学的视角,阐释了城镇籍乡村教师通过乡土空间再造融入乡村社会的基本路径[3]。乡村教师留

岗意愿的培育也是保持乡村教师队伍稳定的积极举措。学者在现状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的基

础上,澄清了职业获得感对乡村青年教师留岗意愿的积极作用[4]。还有学者建构了乡村教师留

岗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指明了培养乡土情怀、提升留岗意愿的乡村教师发展取向[5]。

乡村社会融入被看作乡村教师坚守乡村教育并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原因,乡村教师与乡村

社会的联系被看作培育乡土情怀的实践根基[6]。近年来,伴随乡村教师队伍的代际更迭,新生代

乡村教师成为乡村教育的主力军,而城市化教育背景所导致的乡村疏离成为影响乡村教师发展

的重要原因。有学者对县域范围内新生代乡村教师的社会融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县域新

生代乡村教师处于由“深度嵌入”转向“初步融入”阶段[7],而为了实现深度融入和“在场式”专业

发展,新生代乡村教师需要转变由城市化教育路径孕育的“他者”式归属感,通过文化寻根的环境

互动,建构“我者”式的乡村社会归属感[8]。

乡村教师的社会融入意味着乡村教师社会职能的拓展,意味着传统乡村教师角色的更新。

有学者深度剖析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师的乡村情感淡漠问题,指明了乡村教师知识分子身份

重构的价值和可能路径,将传承、创生乡村文化看作乡村教师知识分子的重要职能[9]。除了乡村

知识分子的职能外,乡村教师还被看作新乡贤的重要代表。社会融入后的乡村教师将以新乡贤

的身份重返乡村,而新乡贤身份的建构意味着乡村教师要积极承担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构建

“生命在场”的乡村教师教育生活[10]。作为新乡贤的乡村教师在完成教书育人的传统任务之外,

还要承担服务乡里、传播乡村文明、参与乡村治理等社会责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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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乡村教师社会融入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学者在乡村教师社会融入的

影响因素、可能路径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初步共识,也对乡村教师社会融入后的职能和角色有了

相对统一的认识。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学者缺乏对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实然分析,也缺

乏乡村社会变革与乡村教师社会融入的双向互动研究。新时代的城乡关系对乡村教师的社会心

态、社会融入和社会职能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乡村教师的社会融入只有顺应新时代的社会背

景和乡村社会结构,才能找到融入的基点和路径。

二、 城乡融合时代乡村教师的差序融入

乡村社会的人际交往是以自我为中心,按照他人与个人关系的亲疏远近确定自身的交往范

围。伴随着人际关系的疏远和交往范围的扩大,人际亲密程度与情感色彩也会逐渐淡化。乡村

教师曾经是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一环,通过参与乡村教育及乡村公共事务与乡村

居民发生联系。在推进城镇化及城乡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悄然转型,乡村

教师的社会角色及职能也随之改变。
(一)乡村社会的新差序格局渐次生成

传统乡村社会以家庭伦理为中心,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建构了涵盖君臣父子与修齐治

平的家国一体、兼济天下的伦理格局。费孝通将以“己”为中心的,“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

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12]25一样的社会关系网络称为“差序格局”。在乡村社会传统的

差序格局中,个人处于伦理价值的中心地位,血缘和地缘主导的亲情和宗族关系是各个层级伦理

价值的基础,而据此形成的礼俗文化是指导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乡村居民都是依据人与人之

间的亲疏远近来判断伦理关系,并根据差序结构的人伦关系确立交往法则。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镇工业和市场经济开始向乡村扩展。很多乡村居

民开始走出宗族、地缘关系的羁绊,拓展了经济收入来源和人际交往的范围。他们或者以个体家

庭为基础进行经商活动,或者以原子化的个体融入乡镇工业、企业,或者三五好友结伴进城务工。

经济来源的拓展带来了乡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也带来了个人主义的潜滋暗长。城镇化意味

着市场法则的乡村入侵,而市场法则的逐利本性对乡村伦理本位的差序格局造成了重大冲击,
“中国乡土社会的‘伦’不断弱化甚至瓦解,传统由‘家—家族—乡党’构成的熟人社会,随着钢筋

混凝土的城市崛起而产生离弃以至隔绝”[1]。以宗族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共同体的瓦解伴

随着个人主义在乡村社会的滥觞,人们不再依据宗族礼法来确定社会交往的准则,而家庭的少子

化更是带来了宗族姻亲关系的淡漠,人们更多地根据工作及日常生活中的互利互惠关系来开展

交往。经济关系在一定范围内代替了稍微疏远的宗族及地缘关系,成为乡村居民日常交往的一

部分。这样,伴随着宗族和地缘关系的淡漠,人们在乡村的交往圈子不断收缩和内卷,逐渐走向

以个体小家庭为核心、以外部经济交往为主导的方向。在乡村交往内卷的同时,他们开始拓展村

庄以外的交往。他们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或者进城务工,所接触的外在交往圈子不断扩大,工
作交往中建立的业缘关系成为乡村社会新差序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传统的差序格局是

以血缘、地缘和宗族关系为基础的伦理取向结构,那么新的差序格局则是以情感和利益为标准的

理性取向的结构。“在新差序格局中,价值和道德不再具有自然意志的特点,而完全沦为攫取利

益和权力的工具,‘自己人’的确定也端赖于特定情境下居于差序格局之中心的人对自身利益和

权力诉求实现的最有效渠道的展望、设计和选择。”[13]当城镇化的浪潮推动着生于斯、长于斯的

乡民离开土地,进入多样化的工作场所以后,乡村社会的差序网络也从敬宗尊祖、重礼崇德的伦

理圈层转型为情感和利益驱动的价值圈层,社会互动和人际交往都在原先的伦理属性上叠加了

情感和利益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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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村教师差序化的社会融入

新型差序格局的形成并没有将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卷入其中,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甚至加剧

了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的区隔,导致了乡村教师的社会脱嵌。在以熟人社会为主导特征的乡土

中国时代,乡村教师是德高望重的乡村士绅或乡贤。然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乡村学校布局调

整大大削弱了乡村教育的乡土意味,以前的熟人社会不那么熟了,乡村学校的社会教化职能消

退,乡村教师的社会影响力随之减弱,很多乡村教师过着教在乡下、住在城里的走教生活,变成与

村民彼此认识却缺少生活交集的熟悉的陌生人。乡村学校被看作“村落中的国家”,曾经的乡村

文化代言人、与村民守望相助的乡村知识分子也转变为校园围墙中的体制人、乡村社会的边缘

人。乡村教师的精神生活脱离了乡村生活,他们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日渐疏远。乡村教师的社会

脱嵌是导致乡村教育发展缓慢和乡村教师队伍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精神游离而无所寄托的乡村

教师缺少乡村文化和地方知识的切肤之感,自然也没有教育传承的主体使命。他们在追求城市

化教育资源和发展路径中屡屡受挫后,便会产生乡村教育的无力感和挫败感而一心逃离。在城

乡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摒弃乡村的独特文化优势而追求城市化发展路径注定是低效甚至无

效的。乡村教育需要探索优质化、特色化发展的新路径,乡村教师需要充分利用自身专业知识,
整合乡村社会资源,在乡土教育资源的开发中提高乡村教育质量,实现自我价值。西方社会学把

边缘群体通过个体参与实现社会整合并获得个体利益的过程称为“社会融入”(socialinclusion)。
社会融入就是通过社会的帮助使那些资源缺乏、有需求、有困难、不能够顺利进行社会参与的群

体恢复社会参与,并在社会生活中作出贡献,从社会参与中获益的过程[14]。乡村教师的社会融

入也是乡村教育发展和个体价值实现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
在融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履行相应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过程中验证自身

的社会价值,提升自身的社会形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15]。这预示着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必然采

取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发展理路: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进程是新兴工业和现代化技术取代传统工

农业生产,致使家庭、亲缘和宗族关系的教化作用和社会功能不断弱化的过程;而中国乡村的现

代化进程并没有对血脉至亲的家庭文化产生破坏性影响,新兴的外来工业和家族产业对乡村经

济的发展发挥支撑作用。“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基于工作场域的业缘交往之外,血脉相连

的亲人之间的团结被看作家族发展和家业振兴的重要基础和坚实保障。在此背景下,乡村教师

的社会融入需要立足乡村经济结构的变迁,借助于乡村社会的业缘与血缘关系,差序化地融入乡

村家庭和乡村社会,获得乡村教育的积极情感。而乡村教师与乡村关系的疏远会严重影响其教

育教学情感,这在哈格里夫斯的情感地理学中得到有效印证。教师的情感不仅受到个体主观因

素的影响,更受到社会空间中的人际交往和地理因素的双重影响[16]。由此可见,乡村教师如果

偏居于乡村学校的四方校园,自我隔绝于乡村振兴的大舞台,则必然落后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

要求。乡村教师要获得乡村教育的积极情感,首先需要顺应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潮

流,要了解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乡村教育的文化背景,甚至要积极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参与乡

村社会新产业形态的培育。具体来说,就是以业缘为基础建构初级关系网络,这种初级关系网络

与乡村社会的差序格局存在交叉,借助于这种交叉融合的关系,乡村教师可以拓展师生关系和同

事关系的交往范围,在取得学生家长和当地教师认同的基础上,借助于乡村家庭的血缘与业缘的

差序格局融入乡村社会,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

力,获得社会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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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乡村教师社会融入中的意义建构

人类在社会交往中不断编织着自身存在的意义之网,这种存在意义建构的过程也是融入社

会并获得社会认同的过程。乡村教师的社会意义建构也是在融入乡村社会、获得社会认同中提

升自我价值的过程。费孝通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师儒”是用文字构成的理论对政治发生影响的

人:为了引领社会意识并教化乡里,他们需要取信于民。“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

会所接受,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一般的观点,他们不过把已经由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

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了出来罢了。”[12]111传统师儒的教化作用在根本上取决于

乡村的社会认同,而影响社会认同的是师儒的社会融入,即师儒与乡村持续互动并赢取社会信任

的过程。在长老统治、崇尚礼法而缺少变化的乡土社会里,传统的乡村教师大多是生于斯、长于

斯的读书人,他们本身就与乡村居民有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他们既是乡村学校的教师,也是乡

村礼俗的维持者和乡村文化的代言人,乡村公认的礼法与人伦秩序是他们乡村生活的重要组成,

也是其乡村教化的重要内容。乡村居民只有亲其师才能信其道,乡民的亲近感是乡村教师职业

价值的基础,也是其职业威信的重要来源。乡村教师本身就是传统乡村差序格局的局中人,因其

天然的乡村身份外加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而获得社会认同,并在传承礼法经验、实施乡村教化的

职业生活中强化社会认同,尊享崇高的社会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不断冲击传统的乡村世界,曾经崇尚无为政治的

乡土社会也被卷入科技发展与文化变革的潮流中。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培养新时代的乡村

居民,他们能够立足乡村而放眼世界,能在坚守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先进思想,主动改造

乡村社会。如此,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的振兴就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的乡村教

师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和较高的学历背景,保持着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文化记忆和知识储备,他们

将城市生活的他者视野和多元价值带入传统的乡村生活,也将教育体制内的官方知识和核心价

值带入乡村学校。伴随着乡村教师的差序融入,他们逐渐熟悉乡村儿童及其家庭和社会生活,了
解乡村传统文化及其伦理观念,在此基础上,能够用乡村儿童可以理解的语言和教学方式进行知

识教学,用乡村居民能够认同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开展乡村文化活动、参与乡村治理。这样,乡村

教师才能真正获得乡村社会的认同。乡村教师是连接国家意志与地方知识、宏观社会环境与微

观乡土文化的纽带,因此他们的存在论意义在乡村文化和公共治理行为中得到升华。他们在向

乡村居民传递和解读国家政策、社会发展要求和时代要求的同时,也通过乡村教化和公共参与建

构新的地方知识和本土文化。他们在社会实践中将地方知识与国家意志、时代要求有机结合,灵
活变通地运用于乡土人情和地方事务的处理,在乡村教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国家意志的融入和乡

土文化的改造,促进了两种话语体系的融通。

三、社会融入中乡村教师的文化唤醒

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长期的战略规划,多年的政策扶持和社会投入有效推动

了乡村经济发展,改善了乡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然而,一些地区的乡村建设实践也充分证明,纯
粹的物质扶贫的“输血”式乡村发展道路是走不通的。因为倘若接受输血治疗的有机体自身活力

不足,那么外输的血液细胞的存活就是昙花一现。假如整体乡村文化凋敝,且乡村居民都是祥林

嫂、华老栓一样地存在,他们甘作乡村现代化发展中无知的看客,那么,即便再多的外来扶持也改

变不了他们冷漠麻木的生活方式或消极宿命的人生观念。所以,乡村振兴的难点在于人的精神

世界的重建,乡村的人文活力和文化复兴才是乡村健康发展的关键。而乡村教师社会融入的过

程恰恰是融合城乡文化、唤醒乡村文化并促进其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乡村教师理应是乡村

社会的知识分子,是村民出现愚昧麻木等消极行为时那个振臂呐喊的存在,是引导乡村社会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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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的领路人。为此,乡村教师必须在差序化社会融入中进行文化习得与价值

建构。
(一)家校合作中的地方文化习得

乡村教师社会融入的便捷通道就是从乡村教育的相关群体入手,逐渐拓展到乡村教育周边。

他们通常以乡村学校为中心,以乡村儿童家庭为次中心,逐渐扩展社会交往的范围,形成从中心

到外围交往频次和亲密程度依次递减的差序结构。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传统乡村教师的社会融

入路径迥然有别。传统乡村教师具有乡村的亲缘关系,他们以此为基点更容易获得乡村社会的

认同,他们因为亲缘关系的加持而获得社会融入的便利条件。新时代的乡村教师已经被切断了

乡村的亲缘与血脉关系,他们像原子化个体一样被抛入陌生的乡村学校环境,他们最先熟悉的就

是乡村儿童及其家庭成员,这也就成为他们接触乡村社会、了解乡村文化的最便捷通道。于是,

强化家校沟通与合作,具身性地研究乡村儿童及其生活环境便是乡村教师社会融入的第一步,也
是最重要的一步。新时代乡村教师虽然缺少了乡村亲缘关系的社会助力,但拥有了乡村居民对

优质教育资源的殷切期盼,而且,这种期盼会伴随着乡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而日渐增长,会为

乡村教师的社会认同打下坚实基础。

乡村教师开展家校合作的过程也是逐渐熟悉乡村文化、掌握乡村文化教育资源的过程。事

实证明,乡村教育的优质发展不能盲目移植或者照搬城市学校的发展道路,信息化、国际化等各

种创新教育的路径往往很难适应乡土教育的环境,大多只能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乡村教育的

优质发展需要立足根本、向内寻求,乡村教师需要利用乡村文化的独特优势,以传统文化的根基

培育乡村儿童的精神世界。“乡村文化曾是我们精神的庇护所”[17],到现在依然是乡村教育特色

化、优质化发展的基础和凭借。乡村教师即便在高等教育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学识和优厚的文

化资本,也必须放下身段去熟知教学对象及其生活世界,否则,就很难做好官方知识与地方知识

的嫁接和本土性转化,也很难获得乡村社会认同。自从国家出台公费师范生政策以来,参与公费

师范生培养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地方高校曾经为公费师范生开设了各种各样的乡村文化课程,

然而,隔绝于乡村儿童的乡村文化课程并不能培育乡村教育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因为文化

是人文社科中最复杂的概念,文化的认知永远不能依赖理论宣讲或者逻辑推导的方法,而只能在

公共互动和身临其境的体悟中加以把握。“地方知识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任何文化制度,任
何语言系统,都不能够穷尽‘真理’,都不能够直面上帝。只有从各个地方知识内部去学习和理

解,才能找到某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找到我文化和他文化的个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发现‘重叠共

识’,避免把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起来,明了二者同时‘在场’的辩证统一。”[18]乡村教师进入乡村

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做好家校沟通、熟悉地方知识,同时要了解乡村新型经济形态和文化产业

结构。在此基础上,可以借助地方性文化资源进行课程建设,借助乡村工业和文化形态拓展乡村

教育的优质发展路径,培育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式乡民。总之,无论是从发展乡村教育的美好愿望出

发,还是从验证自身社会价值的层面着眼,乡村教师即便宿命般地被抛入乡村学校的小环境,也要以此

为基础积极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要将乡村教育作为提升专业能力、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
(二)社会交往中的文化视域融合

乡村教师在熟悉乡村文化和地方知识的基础上,还要融入当地社会,在社会交往中实现官方

知识的地方转化。曾几何时,静谧的乡村生活是不需要书面文字和官方知识的,人们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在面对面的熟人社群中开展生活交往与合作。“不论在时间和空间的格局上,这种乡

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

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12]22费孝通认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

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12]22。而如今,变化已然来临,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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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改变,中等收入群体在乡村社会开始涌现并逐年增多,乡村居民的受教育

水平已经稳步提升。据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提供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乡村人口中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5.7%,具有高中或中职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9.9%;第一产业就业

人员的比例从2011年的34.7%下降为2022年的24.1%[19]。乡村经济结构的转型和收入水平的

提高催生了乡村居民对优质教育的追求。而且,伴随着乡村居民文化水平的提升,他们有了更多

的闲暇时间和高质量文化生活的需要,转而萌生了用知识来改变生活的期待。因此,乡村居民不

仅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反而是认了字以后有了更好的价值判断和更多的社会期待,而且信息

化社会的来临已经将乡村的发展裹挟其中,与外界信息和多元文化的接触更是催生了他们对优

质教育和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

乡村居民文化水平的提升是乡村教师社会融入的基础,也是有效社会交往的基本保障。乡

村教师历来是乡村社会文化资本的拥有者,其文化资本的辐射和示范作用主要通过激发群体的

合作行为而实现。然而,在乡村居民目不识丁的时代,乡村教师所代表的官方知识与乡村居民所

代表的地方知识之间多有不和。乡村教师虽然大多数出身于乡土且熟悉地方知识,但在儒学思

想与官学文化的熏陶下远离乡土文化,他们虽然与乡村居民同根同源,却在思想观念和文化品位

上与乡村居民迥然有别。乡村教师为了入仕为政而学习修身立德之道,乡村居民追求衣食丰足

而学习农耕稼穑之术。如同《孔乙己》中所描绘的到鲁镇酒店喝酒的“穿长衫的”和“短衣帮”,两
个群体缺少文化上的共同语言和精神交往的基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乡村居民的文化品位和

受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他们与乡村教师之间的思想隔阂近乎消失,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成

为乡村社会文化唤醒的积极力量。乡村教师要开发特色化乡土教育资源,要推进乡村教育的现

代化发展,必然要实现地方知识与乡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乡村居民可以

助力乡村文化发展。乡村教师需要将乡土文化看作教育传承的根基,要在推动乡土文化传承的

过程中汲取乡村居民的传统智慧,在乡村交往与合作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视域

融合,在汲取多元文化优势的基础上推动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
(三)社会参与中的文化价值建构

文化视域的融合是推动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基础,而文化价值的建构是传统文化焕发生

命活力的保障。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代表,需要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担负起文化建构

的历史使命,不仅要通过教学创新挖掘学校知识的生活意义,更要在公共事务的参与中推进乡村

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增值。如果承认客观知识的意义是主体思维的丰

富和美好生活的实现,那么,“围绕学生如何产生意义以及创造他们的文化经历的问题,就不能单

纯依靠讨论社会阶级和经济决定论来回答,而必须开始探讨文化和经验相互作用以构成人的行

为和斗争的真正决定性方面的种种方式”[20]。学校文化的价值建构是客观知识与主体经验相互

作用的过程,而乡村文化的价值建构是地方知识的现代化发展、创造性应用的过程。“作为村庄

中连接国家与乡村、宏观社会环境与具体村庄社区的纽带,知识群体在向村庄传输外部国家、社
会知识、信息的同时,也通过自身的行为建构村庄新的知识与规范,并在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

实践中将地方性知识与规范和国家的主体意志、外部大环境的社会规范有机地结合起来,灵活变

通地运用,以实现两种知识体系的融通。”[21]152走出校园,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是知识融通与文化建

构的基本路径。乡村教师如果固步自封于乡村学校的狭窄空间,便无法熟悉当地经济、文化和社

会生活,也无法以此为基础进行知识转化和加工,如此,也便切断了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和特色

化建设的通道。乡村教师只有在参与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才能发挥其天然的文化优势,也才能汲

取传统文化力量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乡村教师专业水平的提升过程是开发和利用乡土教育资

源的过程,也是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传承与创新性转化的过程。文化的创新与创造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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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知识分子冥思或臆想的产物,而是基于特定人文环境和时代需要的社会建构。近代思想家

曾经把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归结为个体存在物,如笛卡尔的“我思”、贝克莱的“我的感觉”、维特根

斯坦的“我的语言”、海德格尔的“我的存在”、库恩的“我的世界”等。而20世纪心理学的“霍桑实

验”“人际剥夺实验”以及“斯坦福监狱实验”等科学探索彻底否定了人的认识与思想的个体性,以
不可辩驳的结论证明了思想和认识的社会建构性。任何知识和思想的产生都是源于特定的社会

需求,是基于环境要求的社会参与与合作的产物。同样,乡村振兴所需要的新型文化观念也不是

真空中的意识流,而是乡村教师融入乡村社会,进行社会互动和价值磋商,开展社会实践的结果。
乡村教师历来被视为知识、文化的引领者,在乡村改造和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城

乡中国的社会背景下,乡村教师更是融合城乡文化、改造乡村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乡村振兴过程

中发挥着乡村教化和文化建设的作用。陶行知认为,“活的乡村教师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

脑,改造社会的精神”[22]。新时代的乡村教师也必须熟悉乡土文化、秉持现代化观念,积极改造

乡村文化和乡村社会,推动乡村文明建设。一方面,要立足乡村教育的领地,在熟悉乡土文化的

基础上,做好文化分析与教学转化的工作。传统的乡村文化、乡村文明需要传承,但传承不等于

全盘吸收和原样复制。乡村教师要辩证地、批判性地分析传统文化和乡土观念,对其优秀的文化

传统加以改造和利用,形成乡土性的课程和教育资源,引领学生进行学习和实践。在此过程中,
教师并非单纯的文化分析与传递者,学生也不是被动的文化接受者,他们是主体合作与双向互动

的文化建构者,正是他们合作互动的文化阐释和教学转化使得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另一

方面,乡村教师要融入乡村社会,参与乡村公共生活,在文化认同和视域融合的基础上开展乡村

教化,建构适合新时代新乡民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情感性人际关系日益淡化和社会关联

日益理性化的今天,村民的归属无所着落的时候,传统意义的归附也许在这样一个社会激剧变迁

的时代可以慰藉他们的心灵,以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支柱。”[21]58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15]的改革任务,城乡融合发展意味着要摒弃以城市文化改造乡村文化

的传统观念,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城乡文化互补

互促、协作协同的新型社会形态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乡村教师作为熟悉城市文化又融入乡

村文化的乡村建设者,在引领城乡文化的融合发展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乡村教师既不能将

机械的现代化理念生硬地植入乡村传统,也不能任由乡村文化的保守理念肆意生长,而是要充分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以此激浊扬清,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的积极作用。同时,乡村教

师要积极吸纳现代文明观念,将理性和科学的要素融入乡土文化,以此启迪民智、革故鼎新,促进

乡民自我觉醒和自我发展,积极培育与新式乡村经济相适应的乡村人文和自然环境,建构具有时

代气息和本土特色的新型乡土文化。
总之,城乡关系变迁和乡村社会变革深刻地影响了乡村教师的社会角色,自我隔离的乡村社

会方式不利于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也影响了乡村教育质量和乡村教师队伍的稳定。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一再强化教师

职业的尊崇,强调教育家精神的弘扬和教师立德树人的神圣职责。这就要求乡村教师在乡村教

育的舞台上有清晰的自我定位,要有效融入乡村社会并积极承担乡村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与责

任,要在乡村振兴的恢弘篇章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书写乡村教育家的完美答卷。要完成上

述任务目标,乡村教师一方面要转变身份,将自己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代表,以乡村教育的职业

生活为基点,以乡村综合发展的空间范围为半径,借助乡村社会的业缘和亲缘结构,差序化融入

乡村社会;另一方面,要融合传统文化优势与新型科学技术,在培育有理想、有文化、有技术、能创

业的新式乡民的过程中促进乡村教育优质发展,建构乡村文化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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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TeachersSocialIntegrationandCulturalAwakeningintheEraofUrban-RuralIntegration

CHELina
(FacultyofEducation,ShandongNormalUniversity,Jinan250014,China)

Abstract:Thechangeinurban-ruralrelationshiphasaprofoundimpactonthesocialcommunicationandroleorientation
ofruralteachers.UnderthebackgroundofruralChina,ruralteachersareperfectlyembeddedinruralsocietyandplay
socialeducationfunctionssuchaspreachingandteachingandcaringforthecountryside.Withtheadvancementofur-
banization,ruralteachershavegraduallymovedawayfromlocalcultureandbecomemarginalpeopleinruralsociety.
Thesocialdetachmentofruralteachersseriouslyaffectsthecharacteristicdevelopmentofruraleducation,alsotheera
processofruralculturerevitalization.UnderthesocialbackgroundofUrban-RuralChina,ruralteachersneedtoadapt
tothenewdifferentialmodeofassociationandintegrateintoruralsocietyinadifferentiatedway.Theyshouldnotonly
realizetheintegrationofnationalwillandlocalknowledge,macrosocialenvironmentandmicrolocalculture,butalso
rebuildlocalknowledgeandlocalculturebyparticipatinginpublicaffairs.Torealizetheawakeningofruralcultureand
thereconstructionofthespiritualworld,ruralteachersshouldbefamiliarwithlocalknowledgeandexpandtheircultur-
alvision.Realizingtheintegrationoftraditionalcultureandmoderncultureandpromotingtheinnovationoftraditional
culturebyabsorbingtheadvantagesofmulti-cultureisalsoofgreatimportance.Besides,theyshouldpromotethemod-
ernizationofruralcultureintheparticipationofruralpublicaffairs,andrealizethevalueandappreciationofexcellent
traditionalculture.
Keywords:urban-ruralintegration;ruralteachers;socialintegration;differentialmodeofassociation;culturalawak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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